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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红楼IPIP影视开发为何越来越冷影视开发为何越来越冷
□□刘继保刘继保

“四大名著”IP的影视开发，最火的是《西游记》，几
乎每一部电影票房都不低于10亿。这不得不让人感到
困惑，红楼IP的影视开发为何一直不能出爆款？

回顾一下历史，红楼IP的开发在四大名著里一直
是最火的：有各种形态的改写、影视拍摄；有数不胜数
的相关创作，如书画、雕刻、刺绣、诗文；有借《红楼梦》
命名的酒类、招贴、园林、楼盘，“梦酒”的品牌系列还有

“金陵十二钗”；文艺创作形式有影视改编、连环画、书
画再现，以及说书、评弹、相声、应和诗文，还有雕塑、戏
曲、歌剧、话剧、音乐、舞蹈等。可以说文学经典《红楼
梦》在消费时代，也有巨大的商业性扩张潜力。2009年
新版《红楼梦》的失败使《红楼梦》IP影视开发十几年无
人问津。其实，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经典，红楼IP本
身自带流量，为何十余年来沉寂冷漠，其背后的原因主
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红楼梦》原著粉的“死忠”特性。所有IP能
够进行影视开发的基础必须是经过了庞大粉丝群的认
可，原著粉丝作为已经看过原著的一群人，对IP影视化
作品的评价和认可，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部作品是否
成功。《红楼梦》的原著粉是最庞大的，在他们眼里，经
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是不可侵犯的，无论什么人IP影
视开发都会遭到他们坚定地排斥和批评，可以说真正
阻碍红楼IP开发的正是这庞大的原著粉，他们是一股
强大而顽固的反红楼IP的力量。在这个粉丝经济和流
量为王的时代，原著粉的流失与排斥就阻碍了为影视
剧赋能的效果，也失去了通过口
碑发酵吸引流量的作用。经典和
情怀在原著粉和残酷的市场法则
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其次，原著粉
的流失使红楼IP开发无法形成

“代入感”。当前网络IP开发的热
剧、火爆剧，一般对话重于描写，
情节铺陈胜过心理解剖，人物塑
造相对漫画化、脸谱化，叙事感更
强，尤其强调故事为王、情怀至
上、角色担当，离不开紧凑跌宕的
剧情与人物多立面的性格塑造。
追求理想的人设，成为“代入感”
的必须要素，成为口碑最重要的
助攻。IP改编剧本最重要的地方
是把IP人气延续下来，在保留原
著粉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非原
著受众的粉丝。二度创作者的重
视，弹幕、流媒体评论等方式深度
参与，让“代入感”强烈突出，但是

原著粉的流失使“代入感”成为虚无。2016年，时任腾讯
游戏副总的吕鹏曾说过，四大名著题材游戏中红楼游
戏最少，究其原因不是作品本身影响力不够，而是商业
化空间有限，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商业化空间
有限的重要因素。

曾几何时，红楼IP的开发与传播出现了影视改编、
电视讲坛、图画动漫、网络空间、消费物品等多样化传
播形式。现在我们不得不思考经典IP《红楼梦》如何转
化为当下“现象级”IP，这就需要红楼IP影视开发者转
变观念，注重年轻化、时尚化、商业化。40多年的改革开
放进程，我们经历了消解严肃、快餐文化、读图时代等
一系列时代现象，《红楼梦》的传播方式和审美批评理
念不再适用于当下新兴的大众需要。尽管学院派红学
依然沉浸在文字文本里，但精英红学与大众红学的区
别在于，精英红学体验的是经典的厚重与高贵，而大众
红学需要的是普适与通俗。传统文化经典在世俗化和
大众化的过程中，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受到强大冲击，
过去以文本和专家为中心正转向以本文和大众阐释为
中心。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曾说：“文本没有确定
性……一切都始于再生产，一切都已经存在。本文储藏
着一个永不露面的意义，对它的确定总是被延搁下来，
被后来补充上来的替代物所重构。”《红楼梦》的文本同
样没有确定性，完全可以进行IP二次再创作，用符合时
代消费观念的IP影视开发对原文本进行重构。

另外，要允许后现代解构和戏说式的改编。对经典
进行解构和戏说式演绎以周星
驰《大话西游》系列为代表，他
用独特表达方式反射出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解构、戏谑、
质疑的价值颠覆，被公认为一
部“后现代”无厘头风格的经典
影片，《西游新传》（2010年）的
改编同样也遵循着这样的思
路。那么，“大话红楼”能否被大
众接受？在保持故事内核的基
础上随意发挥，在情节设计和
人物塑造上进行大胆想象并不
拘泥于原著，这些都可以进行
尝试，使其成为一部不断再生
的“超级IP”。《西游记》IP系列
产品的火爆说明，传统文学经
典作品的 IP影视开发要体现
消费时代的审美风尚和历史语
境，这个过程既是现代创作者
的精神气质和思想表达，也符

合这一时期受众的作品期待、审美解读和理想寄托。正
因如此，“大话西游”系列文化产品获得市场的热烈反
响，既实现了经典作品时尚化，又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文
化创新。受“大话西游”IP开发系列产品的启示，红楼IP
开发应以影视作品改编为基础，向上游文学艺术作品
以及下游主题娱乐业、周边衍生消费品产业延伸，同时
在开发的过程中，应避免产品的粗制滥造对这个老经
典IP的消耗，打造真正的中国文化大IP。充分认识大IP
属性，在网络改写中要转变叙事模式，重塑传奇人物，
利用流行文化符号进行创作，才是传统文学经典成为
大IP的必由之路，让红楼IP多领域共生，成为一个能
够不断衍生、创造更多文化价值的文化符号。从历史经
典到现代时尚，是文化产业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是当代大众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基因表达；从
文化经典到娱乐时尚，是文化产业对传统文化经典生
命周期的延长和对文化价值链的拓展，是对传统优秀
文化的重组与更新。

我国互联网经济中，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容的IP
占绝大多数。在红楼IP的打造和生产上，要注重内容的
质量，重视“共情”的力量和“故事性”的重要性。怎样讲
好一个红楼故事，红楼IP如何定位受众并获取商业价
值？这是一个传统文化重生的问题，也是红楼IP如何以
新面目、新形态重新打造的问题。将红楼IP以新的语境
和新的表达方式，与当下的用户进行沟通，代表着《红
楼梦》这样的传统文化经典可以用IP的形态重生。红楼
IP开发商业价值的高回报和文化价值的经典性不是相
互排斥的，红楼IP的优质性可持续开发就是要不断提
高IP文化产品水准，拓展红楼IP产品价值链，将其转
化成新经典IP的文化资产。红楼IP的“二度创作”与

“再创造”，不能仅仅是故事内容上的取舍，它还需要价
值引领的提升。它需要尊重“故事为王、情怀至上、角色
担当”的IP影视开发规律，也要接地气、符合年轻一代
的消费口味，才能引领审美消费新时尚，实现红楼IP影
视开发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红楼梦》以其超常的想象力，给人们留下了丰富
的阐释空间，成为文化产品开发创新不可多得的一座
富矿。《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的吸引力和可再创空间
的无限性，作为中国最优秀、开发价值最大的IP文化资
源，无论是学术研究、文化艺术创造还是资源利用，无
论是红楼故事的可重构性还是红楼文化传播的广泛
性，都具有巨大潜力。借助文化IP开发的方式发展出一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红楼梦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中国
文化产业运营者的课题，更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
建国家形象的最好实践。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红学”的概念与范畴向来有争议，甚至有学者质疑其学
术性。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红楼梦》，这点毫无疑问，是由这部书而形成的一门学
科；二是研究，不是一般的阅读感想；三是学问，有一定的系统
性和理论性的知识。由此可见，并非与《红楼梦》有关的文字、
作品都属于红学。比如说《红楼梦》的续书，只是续写的文学
作品，不属于红学。当然，《红楼梦》续书的研究也属于红学。

之所以讨论红学的概念，就在于与学术性紧密相关。“红
学”这个概念有大、中、小三种定义。大的“红学”概念指的是
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的问题的都属于红学，持这个观点
的是赵齐平先生。小的“红学”概念是周汝昌先生所持的观
点，认为红学只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等“四学”，
并不包括一般的《红楼梦》本身的小说学研究。在大与小的

“红学”概念之间，张志先生取中间概念，认为红学除周氏四
学外，还应该包括文本、文化研究等其他相关的内容，也提出
了另一个“凡是”：凡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对《红楼梦》及相关问
题进行研究的学问都应该是“红学”。

我们不妨看一看三种定义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在张志
的定义中，符合学术规范的才是红学，红学的学术性无可怀
疑，周氏的四学自然包含在其中，周汝昌的“红学”当然也具
备学术性。周汝昌原本就主张：“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
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应必诚、赵齐平的“红学”概念显然范
围更广。

红学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才更合理呢？笔者非常赞同
杜景华先生的见解：“任何一门学科的范畴与含义都是在历
史发展中约定俗成的，而不是由哪个人命定的或强硬规定
的。对于‘红学’我们也只能按事实的客观情况来确定它的
范畴。”“红学”的范畴要从红学的特殊性说起，这里所说的红
学特殊性并非周汝昌先生所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
定的意义”，也不是《红楼梦》的独特性，而是“红学”一词自诞
生以来它的特殊内涵。早期的红学类似于经学，多“六经注
我，我注六经”的唯心和附会，不仅在早期的红学中如此，还
延绵至今不绝，这包括传统红学中的题咏、评点、索隐等等。
任何概念都要有一定的延续性，红学的特殊性就在于此。一
直以来它们都在红学概念之中，比如索隐，有“索隐红学”的
说法，排除出红学之外显然不太合适。

10年前，在王文元和孔凡武对红学是不是学术的讨论中，王文元认为，
红学不是学术，因为红学中有附会现象。孔凡武认为，红学当然是学术，列
举了红学中许多学术的例子。在我看来，他们都有所偏颇。红学中既有学
术研究，也有非学术研究，他们分别只看到红学中的学术和非学术部分，显
然是不全面的。

要讨论红学的学术性问题，首先要厘清何为“学术”？“学术”是指系统专门
的学问，却缺乏严格的定义。不同学科的学术性有所不同，那么，红学中的学
术是否有容易辨识的衡量标准呢？一种观点认为，学术应具有科学性，可用科
学性来衡量。科学性的标志是答案唯一、真实、可验证，已有许多研究者指出，
这是自然科学中的学术标准，在红学中是事实还原领域的划分标准。笔者曾
提出，红学可划分为理科研究和感性研究，前者具有答案唯一性等科学性特
征，而后者没有唯一性，只有观点的优劣高下之别，无法以科学性来衡量。如
果以感性研究来作为辨识学术性的标准，将会如何呢？笔者认为，衡量的标准
是逻辑性。在人文研究中，逻辑严密、推论合理、判断有据的论述才是学术，而
违背形式逻辑基本法则的表述则是非学术的。

倘若以逻辑性衡量红学中各支各派的学术性，曹学、版本学和脂学是满足
学术性要求的，而不论是传统的索隐还是当今的新索隐，尽管分析方式上有所
不同，但都或多或少有牵强附会之嫌，缺乏逻辑性。另一个红学分支探佚学也
经常表现出缺乏逻辑的非学术倾向，但它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索隐在研究
方法的本质上是非逻辑的，而探佚在学术上仍然可以遵循逻辑论证，只是不少
研究者在具体的探佚实践中常犯逻辑错误。例如，有人主张可以从曹雪芹的
生平经历作为参照系探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结局，这就是违背逻辑
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生活实录，曹雪芹不等于贾宝玉，也就不能以曹雪
芹的生活经历为参照推测书中人物的结局。

学术还有另两个特征是理论性和系统性。学术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讲
求“以理服人”。一般的读书心得、读后感之类，当然不算学术，这就是理论
性。学术还应在某个领域或某个角度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罗
列，这就是系统性。如果用它们作为标准来衡量红学中的题咏和评点，显然就
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属于非学术范畴。是否具有逻辑性是很容易判断的，而
系统性和理论性却很难具体衡量，且它们也是建立在逻辑性之上。所以，逻辑
性才是学术最根本的要求。《红楼梦》的理性研究和感性研究都必须要遵循逻
辑性原则，当然前者还应该遵循科学性。

诚如前述，红学理应包括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笔者不赞成周汝昌以红
学的特殊性为由，将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那么，是不是凡
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的问题都属于红学呢？答案却是否定的。任何学科都
需遵从其自身的本体特征，而红学也不例外，本体性要求其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紧紧围绕《红楼梦》，当然也包括其作者、时代及文化背景，否则就不应该属于
红学的范围。红学的本体性包括三个方面：目的本体性、时代本体性和文本本
体性。目的本体性指的是红学研究的目的是以探讨《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为
宗旨；时代本体性说的是红学研究应以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文化、风俗等背景
为出发点；文本本体性是指红学应立足于《红楼梦》自身的文本叙述，而不是读
者自己的猜测、推断或想象。如红楼植物论著着眼于介绍植物知识，《红楼梦》只
是起着例句串联的作用，又如说凤姐是罂粟花、巧姐是牵牛花等，这种文章脱离
《红楼梦》文本、依托于个人联想，是不符合本体性要求的，应视为“非红学”。

厘清红学的概念、范畴与组成，深入辨析非红学和非学术特征，不仅有利
于红学的学科发展，还可以避免红学研究走入“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玉
石杂糅”等非学术误区。

（作者单位：广东省海洋地质调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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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经典首先被阅读，然后才会产生审美价值、社
会价值、哲学价值等。《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
峰之作，从当年的“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
然”，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首推的长篇白话文小说，200多
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情感认知与审美判断。

然而，随着科技迅猛发展，阅读环境改变，纸质阅
读越来越少，一批批经典文学著作在与电子技术、网络
世界博弈中败下阵来。《红楼梦》将如何继续传递价值，
人们如何有兴趣再回到文本阅读，这部文学经典中的
文化资产如何得以传承并继续成为植根于国人心灵和
生活中的审美情志等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笔者认为在碎片化、娱乐化、图像化、去经典化的
时代，借助于新媒体平台，以《红楼梦》中的若干文化、
情节元素的传播点为经典巨著热场宣传，无疑是一个
吸引关注甚至回归文本的极佳途径，而经典文化元素
的传播最具符号性、接受性和长久的影响力。

《红楼梦》书中存在着大量的审美文化元素。近百
万字、四大家族、五代人，一部《红楼梦》说尽了历史、时
间与生命的模样，记录了青春、梦想与失败的忧伤，作
者不慌不忙地讲着人生的希望与放弃、美好与毁灭、宿
命与抗争。合上书本无论多久，我们都会记得那些美好
的情感和生活印记：题诗帕、酒令签、玉簪粉、葬花词；
吃螃蟹时温热的酒、结诗社中风雅的笺，芦雪庵的鹿脯
肉、醉眠时的芍药裀；鬼脸青中陈年的梅花雪、桂花树
下幽咽的清笛音，晨昏定省的礼仪、笔墨纸砚的考究；
还有红楼夜宴、元春省亲、黛玉葬花、共读西厢、海棠结
社、晴雯补裘等经典场面。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会
瓦解很多故事，然而这些美好的情感和文化却可以跨
越时间的限制，长久地被读者所需要和传承。这些审美
元素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里不
厌其烦地描述着茶盏、菜肴、服饰和礼仪，凝聚着中国
传统文化中令人向往的审美情趣，展现着这种美历经
千年仍在中国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得以延续。

多年以来，《红楼梦》的传播主要是依托文本阅读、
影视戏曲与学刊杂志，现在又多了自媒体、公众号等
新媒体平台。那么，在新媒体时代《红楼梦》如何形成
更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无可置疑，使用新兴媒介、挖
掘传统媒介的全新传播形式最为直接有效，网络文
学、影视剧、电视栏目、讲座直播及短视频等都具备现
实操作性。

网络文学或可作为经典的衍生作品，但难以把握。

中国古典小说为网络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
源，网络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解读古典名著的契
机，比如今何在的《悟空传》等。因为这种转化需要打破
与解构，对于《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来说，相对比较
容易操作且接受性较好。那么，《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
学作品在网络文学环境中的现状如何呢？来自北大的
网络文学研究者叶栩乔对此做过大量研究：“据不完全
统计，仅晋江文学城的红楼同人就已经超过3000本，
另一大女性向文学网站潇湘书院中，红楼同人的数目
也至少在300本以上。”但是许多作者“通过精心的情
节设计拆散木石前盟，为林黛玉开辟理想的生活图景：
不再‘捐馆扬州城’的父亲、强大的兄弟姐妹，尤其是既
能够施加保护、又能够提供甜蜜爱情、实现‘一生一世
一双人’诉求的配偶”。《红楼梦》的故事、人物、内涵在
网络文学中产生巨大颠覆。最强跨次元“伏黛CP”将
《哈利·波特》中偏执极端的大反派伏地魔与娇弱灵性
的林妹妹组成CP，显见的是，这已经与经典流传的《红
楼梦》相去甚远了,但充分证明了年轻人群体中《红楼
梦》的读者群仍在可观地延续，也为其他方式的传播提
供了多种可能性。许多短视频就是年轻人通过《红楼
梦》同人小说、影视作品跨次元编辑制作的小作品，若
将其看作《红楼梦》的文学衍生作品，单从元素化传播
来讲未尝不可。

影视剧改编的接受范围较大，更容易形成国际性
传播力度。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红楼梦》就被改编
成电影、电视剧、戏曲电影以及舞台戏曲，其中以87版
电视剧的影响最大，至今仍是必播热剧和收视经典。

对于影视而言，编剧是《红楼梦》的最大掣肘，改编
起来费力不讨好，所以应对剧本改编采取开放包容的
态度。随着电视剧的拍摄制作能力提升、国产剧集的海
外影响力增大，为《红楼梦》创造新时代经典国风电视
剧提供了可能。电影形式虽不容易展现完整，但更适合
经典故事元素的传播。现在电影剧作的改编模式很多，
多节选经典情节拓展影片，若将《红楼梦》改编成电影
版《木石前盟》，以“神话+历劫+爱情+家族”的模式串
联故事情节，也不失传奇性。另外，全球首部手绘动画
油画传记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上映，对于新媒
体时代《红楼梦》文化元素的传播来说，也是一个极大
的启发。《红楼梦》自刊刻之初便有绣像插图，其后改
琦、孙温，至刘旦宅、戴敦邦及更年轻的谭凤嬛等都有
精彩红楼人物画作。绘画资源丰富，水墨动画片数字科

技成熟，“名著+名画”的水墨动画版《红楼梦》也许是最
易被国际市场接受、最易形成国际传播的形式。

电视栏目可操作性强，在一般受众中影响广泛。
2017年，传统文化类节目集群开始在电视上出现。
2018年，包括《国家宝藏》《朗读者》在内的九大综艺集
体亮相法国戛纳国际电视节，中国综艺开启了“全球供
应商”模式。中国文化元素成为中国电视国际传播的核
心竞争力，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另一个方式。

笔者以为《朗读者》《经典咏流传》《上新了·故宫》
《声临其境》等电视栏目模式，也非常适合《红楼梦》文
化元素的传播。《朗读者》的节目模式适合深度解读作
品的文字魅力、文化魅力、情感魅力，以细节带动书籍，
形成完美的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对话、《红楼梦》文
本与现代读者的对话。

同时《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戏曲可以创作改
编。87版电视剧的歌曲影响力广泛且具有经典性。书中
还有大量传统戏曲，包括对情节起转折、点睛意义的词
牌曲目，比如《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
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兼具中国传统戏曲之美与红
楼情节情感之美。还记得，2017年87版《红楼梦》30周
年的纪念音乐会，曾勾起多少人的红楼记忆，这是我们
对一部巨著的记忆，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讲座直播简单明了、收视广泛、直接有效。对于艰
难晦涩的传统文化和典籍文化，一部分普通读者似乎
没有耐性深入其中。那么，学术讲座的形式是否能够改
善这个问题呢？事实证明，专业是“圈粉”最强大的武
器。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罗翔在2020年3月9日受邀入
驻B站后，很快就成为了粉丝破百万的up主。2020年
6月2日，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孙伟科先生在国博大讲堂
直播《家族悲剧：贾府的兴亡之变》讲座，平台提供数据
显示直播期间观看人数达556万，这或许为我们传播
讲解古典文学作品内部复杂深刻的文化底蕴，提供了
一种新的形式。

笔者希望寻找经典读本与当下受众的衔接渠道，
试图以“文化元素—传播—关注—回归原著”的方式，
尝试以经典文化元素传播调动年轻人回到文本阅读的
兴趣，使《红楼梦》在全新时代仍然以活的经典的方式
存在，并以此重新建构《红楼梦》的影响力，将这部经典
名著的文化元素传递给新一代，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
民族情感和审美态度。

（作者单位：辽阳市红学会）

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红楼梦红楼梦》》的文化元素传播的文化元素传播
□□夏晓宁夏晓宁

2021年是新红学诞生100周年，以历史为坐标，回顾与总结新红学的百年历程和学术成就，评价与展望未来红学研究的可能路径和潜在机遇，有利于坚定民族文化自
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的红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本期特邀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胡联浩、刘继保、夏晓宁三位学者，围绕红学研究的学术边界、新媒体时
代红楼IP的影视开发及文化传播等问题展开讨论。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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